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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我逝去的光耀的青春裏所發生的一小件事。 

那時候，我還很年輕，年輕該是一個美妙的花季，可是我擁有的僅是從小書店買到的幾册

翻譯小說，和在我夢中出現的白馬王子。 

  事情發生得很簡單，還有些無趣。臨近聖誕節的十二月某一天，那早晨幾乎可以說是

這個月份裏最光耀的，亮麗的陽光輕柔的成串灑下來，空氣清冷而乾燥。起床後，我留在

後院，為察覺陽光是怎樣的喚起沉睡中的景物而心中充滿感動。 

冬天遲升的太陽已照滿院子，我該去上學了，可是那種感動是這般深深的震撼了我。我

想，懷着如此細楚的情致去枯坐在教室裏是十分可怕和不值得的，為什麼我不給自己一個

假期？爸爸和媽媽都到工廠了，沒有人會知道我是否去上課的。 

我再在院中待了一會，陽光暖暖的爬在背上，透過薄毛衣細細的撫着我，我在全然的舒弛

下輕輕的旋轉起來。在想像中，這時候總該會有一雙美麗的黑眼睛在樹叢中或花堆裏細細

的打量着我，那眼光是陰鬱的，略帶嘲諷的。我更加快速的旋轉起來，可是那對黑眼睛始

終沒有出現。 

  枯坐在太陽下終是有些無聊的，我到屋中拿了一册畫本，漫無目的地翻着，裏面的人

物一個個像在陽光下的細小塵土不着邊際地飛閃過，翻到最後一頁，在一棵很大的耶誕樹

下，王子同公主拉着手愉快的微笑着，畫旁有幾小行字： 

 

「風吹動樹上飾着的風鈴， 

王子和公主在十二月的聖誕裏。 

追尋到他們永恆的幸福。」 

 

  聖誕節啊！我輕聲的說，感到有淚水爬上眼眶。我雖不能像他們一樣過聖誕節，但我

可以有一棵聖誕樹，一棵屬於我的，我可以用金鈴子來裝飾的聖誕樹。 

我投身在市場，穿過湧雜的人羣，跨過地上擺着的蔬果，在一角找着一個賣花的花匠。 

我要一棵樹，差不多有二、三尺高的。 

  什麼樣的樹？ 



  什麼都可以，只要是有許多葉子的。 

  好的。 

  一個高大的女人突然一把抓住花匠，急促的說一些什麼，就擠沒入人潮了。我只能看

到女人一雙長着青筋的，像寺廟裏盤着龍的柱子的腿，但不一會也就閃逝在肥瘦不同的腳

羣裏了。 

  我站着，從早晨我沒去上課到現在，一切都是如此的可笑。逃學，公主與王子，莫名

離去的花匠，我四周的鮮花，鮮花外湧嚷的人羣，一切一切都進行得十分古怪而滑稽，彷

彿所有的秩序都給專愛惡作劇的精靈給擾亂了。 

花匠再回來，手裏還推着一部腳踏車。 

上去。他說，語氣粗率。 

  到那兒？我問。 

  去拿小樹。 

  哦，這個莫名其妙的花匠。 

  你的花不會給人偷走嗎？ 

  不會的。答話中有明顯的不耐。 

  我坐上車子的後坐。好了。我說。 

  他開始踩動車子，安穩，緩慢，彷彿載着的不是向他買花的顧客，而是他女兒一類的

東西。我戲弄似的向四周的人微笑，熟識我的人會怎樣的張大他們鑲着金牙的嘴呵！我繼

續的微笑着，可是在車子出了喧擾的人羣時，我的微笑已純屬是裝出來的，我竟然沒能遇

着一個熟人，一個能够引起任何騷動的熟人，我失望的將微笑按回嘴角。 

車子滑過平坦的柏油路，漸向郊區行進，我仰着頭，讓十二月的寒風吹拂着我的額頭，揚

起我的髮絲。我自覺這是一個美妙的姿勢，而總該有一雙美麗的黑眼睛在遠處深深的凝望

着我的，我墜入我為自己編的黑眼睛的故事裏。 

你的園子在那兒？四周已經很少行人，路旁開始出現幾區一人多高的甘蔗園，我才驚醒，

有些驚慌的這樣問。 

  前面不遠的地方。是花匠的回答。 

  快到了吧！ 

  快到了。 

  花匠平穩的調子並不能給我任何安全感，再加上四周荒涼的景物，使我想起可能發生

的一件事。他會停下車子，轉過裝滿詭笑的臉，一把抓住我，帶我入那綿密的甘蔗園，他



的被陽光晒成粽色的，還含着泥的手會掀開我的衣服，撫着我潔細的身子。一陣厭惡湧

上，我轉動一下坐姿，彷彿這樣就可避免。 

我必須要做一些什麼，我向自己說，否則我將成為犧牲品了。我還這麼年輕，屬於我的花

季不該太早枯萎的。 

  迎面來了一個挑着兩個籮筐的農人。第一個快速來到我腦中的念頭是我跳下來，不管

將有怎樣的傷害，再盡速奔向那個救命的農人。我猶豫了一下，我是多不願摔痛呵。就在

這短短的時問內，車子又向前滾動了一些，農人離我已有相當的距離了，我只有作罷。 

我決定還是坐在車子上，靜靜的等候可能發生的。如果花匠再有什麼舉動，我可以跑。在

學校裏，我是一名快跑健將，我不相信我會輸給那麼一個已近殘年的男人。 

我安心的坐着，開始構想一幕好戲。花匠再也跑不動了，我還能快速的奔跑，像一個矯健

的山林女神，一面還回過頭來嘲笑她的愛慕者。在這個時候，花匠該有怎樣的一張臉孔

呵！那必是為情慾激盪而扭曲了的，我這樣想。 

還遠嗎？我嘲弄的拉着嗓子問。 

  不遠了。花匠微轉過頭來，安撫的笑了一笑。 

我可以看到他被太陽晒成黝黑的側臉上高峙的勾鼻子和因臉頰下陷而拉下的薄唇的嘴角，

他的額頭高潔，上有深刻的皺紋，眼睛埋在還算黑的眉下，映着太陽，似乎還閃着光。在

這張臉上我讀不出來情慾，有的只是已經斷慾的老年人臉上才能有那種黝黑的嚴厲。我微

有些失望。 

  車子猛一顫動，花匠快速的回轉過頭，我覺得車子似是撞上什麼東西。我機警的跳下

來。 

  真太不小心了。花匠喃喃的說。彎低着身子嘗試將撞歪的把手扳正。我站在一旁。先

前那種好玩的感覺又回來了。真可笑，我同一個陌生的男人來到一個我很少到的地方，還

站在一旁看修理車子，這倒像是法國電影裏出遊的情侶。 

算了，我想回家，我幾乎要這樣說，但也許是花匠安沉的臉給了我新的保障，也許是基於

某一種原因。我只在路上來來回回的繞圈子。 

  妳再上來吧。花匠說，一腳跨上修好的車子。 

  我坐上後座。好了，我說。 

  在稍稍鬆弛下，我的想像力又恢復了。我想着花匠也許以前是讀書人（他的前額給我

一種知識的肯定），不幸的卻有一個不貞的妻子，後來他的妻子和人私奔了，花匠在受到



重大的打擊下開始依種花來謀生。我現在要到的必是開着細心栽種的各種花朵的園圃，在

中央，有一幢白色的小屋子，四周爬滿長春藤，還有一個在傍晚會有冉冉炊煙的小煙囪。 

為了要證實我的想法，我側轉過頭望了花匠一眼，可是在他平坦的背部上，我根本無法做

任何確定的猜測。 

  我又想，他也許只是一個像他現在一樣的花匠，而且很可能是一個心理不正常的傢

伙。一個人的外貌和他的舉動往往是有很大差別的，我以前曾聽說過這樣的一個故事，一

個為人所敬仰的老人卻污辱了一個小學生。 

  車子吱的叫了一聲，突然煞住了。我還沒有完全放鬆的警覺使我很快的跳下來。我做

出要起跑的姿勢，我必須在最開始就取得優勢，否則我將迷失在這一片像海洋的甘蔗園

裏。 

  花匠下車，緩緩的轉過身子。就要來了，我對自己說，並退後一步。我的腿微微有些

發抖，我懷疑我是否能够奔跑，但我的心中充溢着一種說不出的新奇和興奮。這就要開始

一個競賽了，不是平穩的無聊，而是刺激的，異於平常那種只能坐着等唯一的電影院換片

的空漠生活。 

  我們要抄捷徑。花匠說，拉着車子率先進入一條不很明顯的小路。 

我可以感覺到我的心在緩慢的，冷淡的跳動，隨在他身後，我怠惰的拖動腳步，身子虛晃

晃的。 

  小路愈來愈狹窄，經常要撥開傾向路間的甘蔗才能通過。枯黃了的葉子條條垂在已經

肥熟的粽紅色的蔗桿上，風一吹，就發出沙沙的啞叫聲。在這陽光無法透穿的蔗園裏，到

處盡是枯殘了的生命和紅棕色蔗桿在薄光下所造成的邪意，我想起地藏王廟裏神像的臉，

不覺打了一個冷顫。 

  剛剛由絕望引起的無所謂已由新的恐懼取代，我和花匠保持五、六步的距離，準備隨

時轉身逃跑。以往閱讀過的神怪故事經由蔗園和對花匠的恐懼齊湧到我的腦中，以至走在

幾步前的花匠在太陽下逐漸消失他的形體而變成一隻棕紅毛色的兔子。 

我努力想驅除這些怪異的幻像，但並不很成功，直到我們走完蔗園，爬上一個小小的土

丘，我才甩開那一片棕紅色──帶着毛和血的。 

土質鬆而細，踩上去會再滑下來，我困難的一步步向上爬。太陽晒得我的臉孔發熱，蒸發

得土丘更加的虛浮和散漫。我感到無助。四周沒有任何可依附的，沒有植物，更沒有綠

色，天是清靜的藍，藍得沒有一絲雲，起不了一絲風，身後是枯黃和棕紅的蔗園，周園則



是一大片灰色的沙土。我渴想一隻扶助的手，不管是誰的，只要能幫助我逃離這個陷阱。

而花匠困難的推着車子的身影卻使我開不得口。 

我終於到達土丘上，相當猛烈且冰冷的風吹着我發汗的臉，寒冷再帶來恐懼我離花匠遠遠

的坐下來休息。在這兒，我驚奇的發現我就讀的學校的樓角在不遠的樹叢裏隨着風搖動樹

木而忽隱忽現。我抬起腕錶，十點還不到，她們在上第二堂課。今天第二堂是國文，新婚

不久的國文老師不知又要以怎樣輕柔的聲音來講課了，那真可笑，為什麼一個女人一結婚

就變得像一塊軟糖一樣，還處處要顯露出她不勝負荷的新受到的甜蜜。 

  我們下去吧！花匠站起來。說。 

  我站好雙腳，輕輕的向前一滑，土粒的滑脫力相當大，使我幾乎要跌倒，我只有一腳

跳一腳的向下跑。 

  實在不該走這條路的，不過快些，可以不必繞圈子。花匠喃喃的說，拉好自行車。 

上去。他說。 

  我坐好。我們就又向前行進。兩旁已不見甘蔗園，出現的是漠漠的水田。已經全拔完

的茭白荀只剩下幾根枯枝佇留在水中，這些枯萎的植物我十分熟悉，如果猜得不錯，這條

路該可以通達我就讀的學校。轉過那個小小的土地廟，就可以看到學校的樓角。 

她們還在上課。如果我也坐在教室，該是又去計算國文老師的肚子又大了多少，是否她在

婚前就已懷孕。懷孕這個詞彙一下子閃過我的腦子，如果我亦這樣？到那個時候，我該怎

辦？像書中失身的女主角終日憂鬱，自殺？去墮胎？不會的，我向自己搖頭，我可以跑得

很快，何況離學校並不十分遠。 

  學校的水塔已可望見。另一個新的疑懼升上，假如在校門口我不幸遇着一個任課老

師，那我將作何解釋？不過那也許是好的，我將可以從這個我已不能完全決定，完全主動

的遊戲中抽出身子。 

校門口並投有人，我有着莫名的不安和高興。在我尚未決定做些什麼，校門又遠遠的被拋

在身後了。 

  到底還有多遠？再走一段路，我有些辛苦的問。 

  就在前面不遠的轉角。花匠依然平穩的說。 

  車子逐漸接近一大片墓地，累累的墳塋像成熟的豐盛果實。陽光下，墓碑閃着奇特的

白光刺痛着我的眼睛。為什麼我不曾考慮到這個呵！他可能在利用完我後將我扼死，再拋

到這荒塚裏，沒有人會知道的。我覺得冷，動了一下，幾乎一腳就要跳下來。 

  前面轉彎就到了。花匠說，似乎覺察到我的不安。 



轉彎，墓地就在我的右後方了，我覺得好過一些。花匠下車，推開一扇竹子編的門。 

就在這兒，進來看看。 

  一個不很大的園子，種了幾排綠綠的植物，我大多叫不出它們的名字，整個園子只有

幾株菊花瘦弱的獨自開放。我難過得想要哭出來。沿途上我一直希望是開滿暖色花朵的小

園圃呵！雖然現在已臨近聖誕，已是冬天。 

花匠指給我幾棵小樹。它們是瘦小的，而且不適合用來裝飾。看着看着，我一直都不滿

意。 

  在那一邊我還種有一些，去看看吧。 

  好的。我說。隨着他身後走入另一個小型的園子，在這裏，我又看到遠方散落的幾個

墳塋，不祥籠上。我才注意到這個園子十分的封閉，四周被一些有刺的像仙人掌的植物團

團的圍着，唯一的出口是剛才進來的那個小門，我環顧一下，想找出什麼可逃避的地方。

最後，在一端的牆角我看到斜依着的一把鋤頭。我裝着是去看那兒的一棵樹，慢慢的，不

着痕跡的走去。 

  這兒的幾棵也不錯。花匠說，隨在我身後。 

  我想盡快離開這個地方，就隨手指了一棵小樹，花匠低下身子去挖掘。我退到伸手可

握到鋤頭的地方，站住，恐懼和好玩的心情又湧上。我幻想着將有的一場戰鬥。 

花匠突然站直身子，我握緊鋤頭的柄，向前拉了一些，可是花匠毫不知覺的只伸了伸腰就

去伏下身子。鋤頭從我手中滑落，撞上身後的植物，發出並不很大的聲響。 

好了。他說。將掘起的樹包好，走向園門，我跟在他身後走了出來。 

出了竹子編的小門，我回到大路，走幾步，一轉彎，墳塋就又可看見了。我提着小樹拔腿

就跑，直到離墳地遠遠的才站住喘着氣。 

一切竟是這樣的無趣，什麼也沒有發生，但我是否真正渴望發生一些事情，我自己也不清

楚。想着還要走那麼長的一段路，拉着小樹，我懶懶的拖着腳，一步慢似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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